
小說組第八屆 中臺灣聯合文學獎

291

〈異 ‧ 夢〉

佳作溪湖高中　蘇泰育

指導老師　陳　滢

天方破曉，一聲鶯啼清脆地劃破清晨

之寧靜。林中古松參天，雲霧繚繞，山頭五

道瀑布飛珠濺玉，奔瀉而下，俯視羣山，已

如蟻垤。白石道旁繁花搖曳，奼紫嫣紅。

「嗯？已經天亮啦！」一少年惺忪地

環顧四周，驚道：「糟了！師父命我寅時得

要挑水回松泉居，而今已日上三竿，慘了！

這下他老人家非訓我一頓不可。」

猛然翻起身子，邁開步伐奔回松泉居。

這少年姓陸，單名一個凡字，師承武

當派太虛道人，乃其師隱修於松泉居拉拔成

人。

山道兩側松柏皆挺直端秀，凌霄托根

樹旁；崖下雲霧翻騰、層雲萬里，遠山削壁

千仞，縈青繚白，外與天際，蔚為壯觀。

卻當陸凡趕著回去挑水之際，「小兄

弟，你可知這古雲山中太虛道人之處所？」

陸凡循聲回首，一位老道人走上前，作揖請

教。陸凡見他眉慈目善，身披紫霞降魔袍，

手持雲蛟靈拂塵，應非尋常之人，連忙行禮

答道：「你要找我師父？」

「嗯，師父？」道畢，道人拂塵立即

甩將過來，陸凡急忙左轉半步避了開來，喝

道：「我倆素不相識，亦無恩仇，為何出手

傷人？」道人笑道：「小傢伙，省些口舌之

力，專心接我一招吧！」

此話方出，一式「三環套月」強勢直

逼陸凡心窩而來，陸凡暗想：「這老道士年

屆耳順，但氣勁強厚，彷彿而立之年一般剛

猛，出手亦拳拳到肉，再閃躲勢必對我不

利。況且其所使套路化剛為柔、似柔亦剛，

與師父授我之武當太極門學相合，而今也唯

有試他一試。」

胸中真氣一運，凝聚丹田，集至掌中，

使「提手上勢」托其肩骨，繞至背後；雙指

交錯，氣凝指尖，以一手「攬雀尾」擊向

「陽關」、「腰俞」二穴。「攬雀尾」雖為

太極拳法之入門招式，所造成的傷害亦不容

輕視。

而老道人早將太極拳法拆的滾瓜爛熟，

一招「九轉丹成」輕輕斜身帶過，正當陸凡

撲空不及反應之際，道人忽然以「迎風撢

塵」擊向陸凡，歷練尚淺的少年哪拚得過閱

歷無數風霜的老叟，陸凡連連倒退數步摔了

個四腳朝天。

「哈！哈！哈！」道人大笑，且道：「堂

堂太虛道人的徒兒實力卻僅有這點兒能耐，

想必太虛他沒有認真……。」

陸凡斥道：「休許胡說，不許你污衊

我師父。」「不錯，你這小毛頭兒還挺懂尊

師重道的。」道人樂道。

正當陸凡氣惱不已，一聲熟悉的話語

迴盪整片松林：「多年不見，太巽賢弟因何

親訪古雲山？」

一位年約耄耋之年，身著雪銀錦緞道

袍的道人飄然而下。「師兄！」這番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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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歡喜？「賢弟！近來可好？算算咱倆足

足有二十多年不見了！」兩人相擁甚歡，談

笑良久。徒留蹲踞地上灰頭土臉的陸凡，一

臉茫然，不知所云。

三人返回松泉居，太虛道人道：「凡兒，

這位為太巽道人，與為師同乃武當先師祖所

授，依輩分而言，該稱呼一聲師叔。」

陸凡作揖行禮道：「太巽師叔，姪兒

陸凡有眼不識泰山，貿然回手，尚懇請師叔

您寬宥。」「呵！呵！賢姪不必如此多禮，

何況方才師叔亦未表明身分，便擅自過上兩

招，倘若受到驚嚇，還請姪兒見諒啊！」太

巽道人笑道。

遠黛青山，鶯語婉轉，窗外白雲緩緩

飄過，庭院揚起一捲清風。

太虛道人云：「江湖近來風波不斷？」

「果真一語中的，尚未開口便明瞭我此次上

山之意，難怪江湖中人無不稱你──『料事

神機』。」太巽讚賞。起身行至門旁，望著

蒼然遠山嘆道：「昔龍泉、虎崗雙刃出世，

江湖便鬧得沸沸揚揚；而今武林中人紛紛議

論神兵利器將現世。只怕舊事重演，無不將

再興起一場腥風血雨！」

太虛道人蹙眉啜飲龍井，沉思半晌方

道：「匹夫實乃愚庸，心中淨是這番爾虞我

詐、你爭我奪之事，殊不知背後災厄皆為黎

民百姓所受，如此癡迷，何也？唉！皆不自

覺，多說無益，罷也。」

陸凡見氣氛凝重，空氣中彌漫一股深

沉之壓迫感，不禁問道：「師叔，何謂你所

云之神兵利器？真能切開石頭嗎？」

太巽道人轉過身來，徐道：「何止切

石這般容易，傳聞削鐵如泥、削鋼似瓦。此

神兵利器，我不過僅僅見過一眼，人稱為傲

世玄刀，乃終年冰雪所覆的傲來峰頂熾玄鐵

所鑄。足有三尺長，刀身烏沉鋒利且有八十

來斤，周遭散發微微紫光，環繞陣陣寒氣。

但今卻為中原邪派所覬覦，倘若落於他們手

中，勢必助紂為虐，貽禍人間。」

「凡兒！」太虛道人叫道。「師父見

你武學已有七成，於此機緣代為師下山，順

道磨練自己，藉此增進江湖閱歷。畢竟師父

年事已高，不宜再涉足江湖恩怨。」

三人步至庭中，耳聞空山鳥語，啁啾宛

轉，徐徐清風迎面拂來，振人衣袖。太虛問

道：「凡兒，可記得為師所授之太極口訣？」

「虛靈頂勁，涵胸拔背，鬆腰垂臀，

沉肩墜肘。弟子著實牢記於心，絕不敢忘。」

陸凡答道。

「不錯，而今為師僅再提醒你『太極

心法』之涵義，其為：『用意不用力，太極

圓轉，毋使斷絕。當得機得勢，令對手其根

自斷。一招一式，務須節節貫串，如長江大

河，滔滔不絕。』你可得記住明白。」

「弟子明瞭，將銘記於心，著實不敢

忘。」

遠山蒼然靜謐，朝暾冉冉而升。陸凡打

一清早告辭師父，望著兩側松柏蒼翠挺直，

白石道萬階連緜直至林霧盡頭。

「不知江湖是何許面貌？且怎得完成

師父之命，平定江湖波瀾？」陸凡步伐徐

行，低頭暗想。

間關鳥語，清風拂松，望著眼前的種

種景色，應和徐步跫音，更襯托出那離開自

小最熟悉、最親近之山林的濃烈不捨及淡淡

哀愁。

步出古雲山，太巽道人早於石道旁備

馬等候：「人年紀一大，便不想再涉足江湖

俗事，這馬與你吧！」「師叔，這……」「快

上馬吧，皆是自己人還客氣什麼？」陸凡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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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跨上太巽道人所備之褐鬃馬，再三答謝。

「小傢伙，往後就得看你自身的造化了，加

油吧！」太巽道人臨行囑咐道。

辭別師叔，陸凡即朝東南二十里的襄陽

行進，以打探那邪派所覬覦的「傲世玄刀」

消息。

行了一段田地，四周景物已轉生疏，方

才山下所見的叢樹雜草，早已變成整齊的四

方田畝，陣陣麥浪為涼風所拂，壯闊千里，

亦代表襄陽城已沒有多少距離。「終於要見

到那繁華大城──襄陽，不知是否像師叔所

云般繁榮熱鬧？」

卻當陸凡臆測襄陽人事、景物之際，

「鏗鏘──」數聲冰冷金屬相擊聲硬是劃破

寂靜天際。

「吁！」陸凡勒馬尋聲前去，兩位身

裝破舊，一胖一瘦，蓬頭垢面，黝黑不淨的

男子逼脅著一女子；女子孱弱地持著斷劍，

呼吸急促，衣角印滿鮮紅血漬，倚靠牆垣，

抵禦二惡之攻勢。

陸凡暗道：「見他兩人衣衫襤褸，手

使棍法，應為丐幫之人。江湖第一大幫之閒

事，倘若擅自插手勢必得鬧上一場，而今那

女子身已負傷，多遲半刻必定不敵二丐聯

手，但亦顧不得其他的……」，即以「扇通

背」躍入三人之中。

二丐喝道：「小子，沒見著丐幫爺們

在辦差事？快閃一邊涼快去。」

「光天化日之下，欺凌一弱女子，有

無羞恥？」陸凡斥道。

瘦乞丐羞惱，怒喝：「你這狗雜碎，

啥事不管，竟管到爺們頭上來啦！」轉過身

來，踏上一步，左手一掌擊出，右拳順勢跟

著在左掌上一搭，變為雙掌正衝，正是「太

祖長拳」第二勢「雙抄封天」。

陸凡左手一橫，右拳直向他肩頭捶去。

那瘦乞丐沉肩迴掌，欲抓其手。女子在旁瞧

得慌急，大叫：「公子，當心背後！」便在

此時，另一胖乞丐舞起齊眉木棍，頓時飛沙

走石，一片塵霧。此手乃「太祖棍法」第六

勢「梢公搖櫓」。

木棍登時劈來，陸凡想起師父臨行所

云；『用意不用力。』，即雙手劃弧，出掌

發勁，「啪──」木棍頓時斷裂，胖乞丐不

勝此勁，翻了數圈，昏了過去，臉上滿是塵

土。瘦丐見毫無勝算，一把抓起胖乞丐，躍

上馬背。

「臭雜碎，與丐幫作對，將吃不完兜

著走的！」「駕！」一聲馬鳴長嘶直衝天

際，撥喇喇的朝北奔去。陸凡急忙抱起陌生

女子，跨上馬背，策馬直奔襄陽。

進到襄陽城，安置於一客棧，那女子

似過於勞累，不待陸凡詢問便沉沉睡去。女

子年約瓜字初分，即遭武林中人暗算，種種

一切令陸凡不得其解，望著窗外滿街燈火，

明月高掛，陸凡心緒紊亂，一方面為尋刀一

事；一方面則為此女子。

遠方山頭漸明，雞啼晨清，城中亦如

往常般人聲鼎沸，繁榮盛況。「我怎兀自睡

去？那女子的傷勢……」陸凡驚忙別向床

鋪，見女子嫻靜端坐床邊，正值慘綠年華之

二人，四目相對，羞赧生澀頓時飛上兩人雙

頰。

「公子，早。」女子羞澀地問候，陸

凡連忙道：「身體尚未痊癒，還是多休息才

好。」便叫店小二端盆熱水以讓女子盥洗。

「姑娘為何會遭如此殺禍？是否能知姑娘芳

名？」陸凡問道。

「小女姓段，名為霜紅，先父為嘯雨

山莊莊主──段天震，前日眾多惡丐入莊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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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群人捉我欲奪先父鎮莊之寶──御刀

圖，昨日方掙脫門人，二丐即欲抓我回去，

幸公子出力相救，此番恩德，小女子絕不敢

忘。敢問公子尊姓大名？」

陸凡答道：「敝姓陸，單名一字凡。

對了，霜紅姑娘，何謂你所云之御刀圖？為

何武林眾人執著欲取？」霜紅低頭沉默，不

發一語。陸凡急道：「抱歉！怎問到那兒去

了？倘若不方便明言，不打緊。」

「告訴公子亦無大礙，不過公子稱呼

我『霜兒』便行。」霜紅淡道，並接著說：

「家父在臨終之際，曾交付我一份地圖，且

云此圖示有『傲世玄刀』的所在之處，此刀

乃我先祖世世代代所相傳。可惜走漏風聲，

動盪江湖。切記勿為奸佞小人所得！話一說

完便與世長辭，離我而遠去。」

霜紅復憶失怙之悲，不禁低首落淚，

陸凡安撫霜紅心緒之餘，並娓娓道述自己此

次下山之用意。

太陽早已過三竿，窗外綠柳拂風，繁

花搖曳。

「霜兒，可否借御刀圖一看？」陸凡

問道。

「給，此圖便是，可有何異處？」霜

紅低聲詢問。

陸凡展圖細細審視，驚呼：「依此圖

之方位，傲世玄刀應藏於西南群山之『萬惡

谷』！」霜紅問道：「既已明瞭刀所在之處，

公子，應於何時啟程？」

「何妨即刻便行？免得讓有心之人搶

先尋得！」

陸凡兩人駕馬奔馳，逐漸遠離襄陽，

周遭景色益顯荒涼。穿越了數片樹林，涉過

了無數澗溪，朝向西南而行。

奔馳數十里，兩人望向山谷口，只見

碑旁亂石崩壞，林木森森，蔭著一片竹林，

清風拂竹，發出陣陣清脆相擊聲。

下了馬，快步走向碑前，字跡為青苔

所覆，隱約看出「萬惡谷」三字。

谷中寸草不生，徒有萬羣碑林，景象

陰森駭人，陣陣寒氣襲人，著實為一惡地。

步入數呎，山壁上刻鑿著幾句詩詞：「震懾

萬世，傲世玄刀，百川千流，獨創大道。」

「刀究竟是藏於何處？」霜兒感到疑

惑不解，怎也不明詩中真意。

陸凡坐於石上，突覺背脊一涼，以劍削

開山壁之亂藤，落葉蕭蕭，一時土石崩落，

揚起一陣沙塵，頓時出現一條裂縫。定神一

看，山壁裂縫中迸出數道紫光，陸凡伸手至

裂壁中一探，著手冰涼，掏出一把刀來，恰

乃武林中人拚命爭奪之傲世玄刀。

霜紅驚道：「這……就是……爹誓死

守護的邪刀，爹爹犧牲自身，換取全天下安

定的邪刀。」不禁眼眶泛紅。

陸凡緩道：「霜兒，妳爹為天下蒼生

之仁心，我替全天下蒼生百姓道謝，且先回

嘯雨山莊，再另做打算。」便背起刀，欲返

嘯雨山莊，卻待要步出谷口，「喂！小子，

將刀留下！」一聲宏音震著濕冷雲霧，迴盪

在空谷中。一位身披黑雲翔龍衣，手握青竹

打狗棒，出現在陸凡面前，八位長老及群丐

紛紛由後來到。

陸凡問道：「來者何人？」

「丐幫幫主──穆修，人稱蒼龍。」

霜紅斥道：「此刀為我嘯雨山莊所有，

你貴為丐幫幫主，不該奪非你所有之物！」

「少廢話，刀與不與？」穆修怒喝，

並道：「刀留下便與你倆順利離開，留刀抑

或留命？」「欲強行奪刀，何須多言？」陸

凡雙手起勢，並別過頭道：「霜兒，妳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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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癒，暫先迴避。」

「竟敢對幫主無禮」一位乞丐罵道，

諸人附和，群起喧鬧嘈雜。

八袋長老斥道：「小子，刀儘管拿來

便是，何必廢話連篇？幫主，我先上！」道

畢，猛然左腿橫掃，陸凡突然間手臂劇震，

如中電掣；六袋長老亦上前，使一手險招「羅

剎開路」，這一棍力道奇猛，結結實實地打

在他背心。陸凡全身不動，以棍威御掌力，

將此沉重至極的棍威引至掌心，只聽碰的一

聲，二長老應聲向後急仰，立足不定，登時

摔倒，連滾數圈，頭臉上皆擦出不少鮮血，

乃方停住。

「你……竟敢傷害二位長老」諸位長

老憤恨不平，卻待要出招之際，「你們方且

停手，讓我來會一會他。」穆修云，只見其

提一口氣，以氣化掌，左掌前探，右掌嗖的

從左掌下穿了出去，直擊陸凡小腹。

此乃丐幫絕學「降龍十八掌」第九式

「或躍在淵」，為至陽至剛的猛招。陸凡腳

退半寸，左拳置腰，右掌直出，以「彎弓射

虎」雙掌相對，徒聞碰的一聲巨響，雙方連

退數步，口角皆流下一絲血來。

「幫主！」眾人呼議，「臭傢伙！看

我如何……」「少來礙事！」穆修斥道。

穆修暗道：「此人所使柔中帶剛、剛

中亦柔，應為武當太極拳法。年紀輕輕卻武

藝不凡，著實為一難纏之敵。」

陸凡頓時以一手「如封似閉」擊去，穆

修一躍而起，手中青竹棒一轉，一式「撥狗

朝天」順勢揮出，陸凡即以傲世玄刀抵禦，

穆修內力強勁雄渾，儘管身懷太極絕學，過

招經驗尚嫌不足，陸凡憤運以全身內勁推

去，二人雙雙跌至地面，迸出許多鮮血。

在場的諸位長老無不捏兩把冷汗的，

一方面為這少年功夫竟和幫主纏鬥得難分難

解；另一方面，則是被那武林至寶威勢所懾。

陸凡緩緩站起，口中吐出不少鮮血，

霜紅走向前，道：「你們是想要此刀罷？讓

我們走，這柄刀便與你們，從此不再與貴幫

作對。」

「臭娘們！哪容妳插嘴之地。」群丐

激憤辱罵，穆修喝道：「住口！還是莊主千

金較明事理，我允妳，來啊！讓這兩人離開

此地，敢傷害視同違令。」

「這……？」群丐轉眼沉默，相互看

著對方，不知所云。

「公子，先保住性命要緊，刀相較於性

命孰重？」「好罷，依妳之見。」陸凡將傲

世玄刀立於地上，兩人緩步走向谷口。「狗

雜碎，納命來──」頓時，八袋長老猛然躍

起，一把拔起刀，雙手握住刀柄，似敗犬發

瘋般朝陸凡亂砍亂揮過去。

霜紅驚叫：「公子！當心！」，一個箭

步衝向前，紫光刀鋒毫不遲疑的劈下──。

「霜兒！」霜紅雙唇蒼白，呼吸漸漸

薄弱，額頭眉間汗珠點點，一身雪白衣袂為

絳朱鮮血逐漸染紅，用盡其僅剩氣力微微道

出：「爹爹耗盡一生所護之物，而今的我辜

負爹爹的遺願，亦無臉去面對在九泉之下的

他啊！公子，快……走……」，霜紅纖手從

陸凡手中滑落，嚥下最後一口氣。

「霜兒！霜兒！霜兒──」字字句句

亦喚不醒霜紅……。

陸凡雙指顫抖，眼淚盈眶，全然不敢

置信，腦中一片空白。總總一切的一切，令

他不知所措，雙腿癱軟，無法起身。「受死

吧！」八袋長老殺紅雙眼，揮刀剛猛至極，

迅速極致，直朝陸凡眉心劈來，倏忽已臨眼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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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陸凡面頰上滴下不少斗大的

汗珠，全身不停打顫，呼吸十分急促，喘道：

「這……是作夢嗎？為何我會作如此奇異的

夢？」太虛道人問道：「凡兒，怎如此驚懼？

作夢魘哪？」，陸凡跟太虛訴說夢中所發生

的種種人、事、物。

「哈！哈！哈！」太虛大笑，樂道：「你

這小傢伙，鬼靈精怪，成天胡思亂想，想代

為師下山還遠的呢！」

待了半晌調和氣息，陸凡望著盤根錯

節、端秀參天的古松林，抬頭仰望那襯托著

裊裊炊煙的蔚藍天空，沉思著夢中所發生的

情節，和那奇妙的女子──霜兒，卻當陸凡

不得其解，耳聞太虛道人徐吟：「處心積慮

齊爭奪，爾虞我詐置心頭。狂嘯傲世轉瞬

間，成敗名利皆成空。」並且，諄諄告誡：

「凡兒，人生在世，倘若專於爭名奪利，的

確，將擁有一時的名聲，轉眼之間終將灰飛

煙滅，所謂你爭我奪，到頭來無異為一場

『夢』？」

甘耀明
 ╱ 評語

描寫一位武僧的江湖武俠冒險，最後只是南柯一夢。雖然以夢結束，橋段有些陳舊，但作者將武僧冒險過
程寫得活靈活現。這場夢最大的轉折在結尾時，以霜紅死之際呈現武僧與她的情誼，也表現武僧年少輕狂，
但是作者匆匆帶過，使文氣突然薄弱了很多。


